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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湖南中部的双峰县、冷水江市、涟源市、新化县，大
山绵延，石岭横亘，是湖南的干旱重地。近年来，这几个县
市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开发与节约并重、建设与管理并
行”的农村资源绿色发展之路。

双峰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养殖大县，年出栏
3000 头以上的养猪场达 30 多个。有养殖必有污染，如何
变污为绿、变废为宝？该县因势利导推广新能源，在沼气池
建设、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太阳能路灯安装等方面坚持政府
引导、农民自愿的原则，针对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建设投入
大、工程建设技术含量高的特点，确立了技术、管理、服务

“三位一体”的内部管理模式。为加强沼气池的建后管理及
安全运行，该县指定专人负责辖区沼气安全管理工作，全面
加强安全质量管理。

湘中的新化县山绿水美，目前，新化县有沼气池 2.8 万
余口，小型沼气池、联户小型沼气池和联户沼气池 300 余
处，大中型沼气池 4 处，太阳能热水器 3000 余台，乡村服务
网点 100余处。

在琅塘镇谭家坊村富民养猪场，中型沼气池正在向周
边 60 户农户供气。据了解，新化县大中型沼气池项目建成
投入使用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显。以“广
益”沼气池为例，可年产沼气 37.44 立方米，年发电量 43.55
万千瓦时，有机堆肥 4958 吨，年创收益 90 多万元，大大降
低了面源污染，保护了土壤和地表水水质。

涟源是著名的产煤基地，黑土地、黑屋墙、黑面孔是涟
源农村过去的真实写照。近年来，该市对沼气工程项目所
产生的沼渣、沼液进行充分利用。在涟源，一个 8 立方米的
沼气池，年产沼液、沼渣 25 吨左右，可满足 0.2 至 0.3 公顷
无公害瓜菜的用肥需要，可减少 20%以上的农药和化肥施
用量；沼液喷洒作物叶面，灭菌杀虫，秧苗壮。沼气项目农
户年均减少燃料、化肥、农药等支出 1500元左右。

管道沼气是一种新型农村能源利用方式，农民由过去
的单家独户、自给自足，迈进商品化、产业化的用能模式。
2013 年，涟源市先在石马山镇楠木村试点，投资 40 多万元
建了 3 个发酵池，向周边农民家庭集中供气。2014 年，源
头冲村新建沼气发酵池 700 立方米，对全村 130 户全部装
表供气。目前，涟源市以沼气为纽带，新农村用上“新能
源”，新变化产生新环境。

“世界锑都”冷水江市地处湘中腹地。这里，已形成以
S312 沿线周边乡镇区域为中心的太阳能路灯示范区，太阳
能路灯普及率达 70%。截至目前，冷水江市在 140 个新农
村建设推进村推广太阳能路灯 10000 余盏、太阳能热水器
5000多台。

同时，冷水江市积极推进农村沼气项目建设和农村垃
圾气化项目建设。据冷水江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可再
生能源建设，包括农村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微水电、地
热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是集生态、经济、环保和社
会效益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事业。冷水江市农村目前使用
的太阳能路灯按普通路灯日照明 8 小时计算，每盏路灯年
可节电 700千瓦时。同时，冷水江市农村使用沼气后，对煤
炭和薪柴的需求逐年减少，从源头上遏制了滥伐薪柴的情
况发生。

全球红树林面积正逐渐减少，而广西山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树林面积却逐年增加——

“ 海 上 森 林 ”重 生 记
本报记者 沈 慧

近年来，全球红树林总面积正以每
年超过 0.7%的速率减少。与这一趋势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西山口国家级红
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红树林面积逐年增
加，从 730 公顷增至 818.8 公顷。缘何
这里的红树林面积不减反增，这里面藏
着什么秘密呢？

一度遭遇开发冲击

从广西北海市出发，向东南方向行
驶两个多小时，繁华的都市渐渐被抛在
身后。扑面而来的是颠簸的乡间小路，
以及院落门前种植的各色果树。

广西保护最好、面积最大的山口国
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便坐落在
合浦县的这片美丽乡野中。“这里完整保
存着我国大陆海岸唯一的一片红海榄纯
林和木榄纯林。”保护区管理处主任李武
峥一见面便当起了记者的“导游”。

行走在红树林间，一顶顶青翠的树
冠似雨伞随风摇曳；底下，形态各异的树
根盘综错节地生长着，有的自树梢垂下
一米多长，有的从淤泥中钻出如拳头般
大小；远处，一群群白鹭自由翱翔⋯⋯

很难想象，如此神奇美妙的“海上森
林”近年来在城镇化、工业化和过度开发
的冲击下，一度在地球上急剧萎缩。中
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开展的
中国红树林遥感监测研究显示，1973
年、1980 年、1990 年、2000 年，我国红
树 林 的 总 面 积 分 别 为 48750 公 顷 、
22450 公顷、20430 公顷、18587 公顷，
而且我国红树林板块不断破碎化，形状
趋于不规则，连通率降低。

山口保护区的红树林亦未躲过这场
劫难。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广东和福建
发达地区的对虾养殖技术和资金进入广
西，很快合浦县掀起了全民养殖热潮，大
量的小海湾和海汊被开辟为虾塘，盐田
也被改造成虾塘。

“养殖规模的迅速扩张与有限养殖
空间之间的矛盾在 2000 年左右进一步
激化，部分投资人和村民开始毁林建塘，
这便是后来震惊全国的‘广西闸口毁林
养虾事件’。”李武峥回忆。据统计，那时
因大肆围垦保护区周边约 2000 亩红树
林被毁灭。

保护区的红树林，不只遭遇围垦的
困扰。“可口革囊星虫，俗称‘泥丁’，多穴
居于红树林附近滩涂底质内，最深处可
达 40 厘米。”李武峥说，“泥丁”是北部湾
沿海地区家喻户晓、广为食用的海鲜品
种，挖掘和人踩危害了林区红树植物幼
苗和繁殖体库，使红树植物群落更新困
难。更糟糕的是，挖掘“泥丁”时需将整
个植株根系挖断，红树植株死亡现象十
分普遍。

但这也不能全怪村民。保护区周边
工业几乎空白，人均耕地仅 0.8 亩，海水
养殖和浅海挖捕自然成为当地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

“以挖‘泥丁’为例，经初步统计，过
去挖泥丁者人均日收入 56 元，年人均收
入 1 万元以上，这对当地农村家庭而言，
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广西红树林研究中
心主任范航清坦陈。

公众参与啃“硬骨头”

一边是老百姓对脱贫致富的渴望，
一边是红树林亟待保护的现实。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天平该如何平衡？

“山口保护区，是我国大陆海岸发育
较好、连片较大、结构典型的天然红树林
分布区。”李武峥说，保护区是我国重要
的红树林种源基地和基因库。只有呵护
好这片“绿色长城”，才能承担起为我国
大陆海岸孕育和提供多样性红树林种质
的任务。

“近些年，保护区始终坚持以资源保
护为中心，大力开展执法巡护、生态恢
复、科研宣教。”保护区管理处的科研人
员说，在管理方面，广西出台《山口红树
林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实现了对保护
区“一区一法”的管理；保护区建立“管理
处—保护站—护林员”三级管理机制，层
层落实管护责任，通过聘请护林员专职
巡护，构建护林网络。此外，保护区近 5
年来先后投入约 700 多万元，用于实施
人工造林和良种化、建设滨海标本园、进
行外来物种监测治理，加大红树林病虫
害防治力度。通过灯光诱捕等措施，有
效避免病虫害大面积发生综合施策，保
护区红树林遭围垦现象有效遏制。保护
区周边挖掘泥丁的人数比 2000 年下降
了约一半；保护区周边的捕鸟网数比
2000 年下降了约 60%，有效维护了红树
林区鸟类廊道。

但人与红树林争资源的矛盾却愈演
愈烈。“数百年来，保护区周边居民对红
树林资源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他们从红
树林中取用木材、采摘果实、挖掘动物来
补贴家用，红树林资源为他们提供了许

多‘免费’服务。”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
员会指出。

硬骨头该如何啃？以可持续发展理
念化解冲突是关键。“红树林保护与村民
和地方的短期利益存在冲突。”李武峥认
为，除了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执法强度
外，增强村民的自觉保护意识迫在眉睫。

于是，从 2002 年开始，保护区通过
走访入户、开展讲座等形式，帮助社区民
众提高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意识；并根据
当地民俗与文化特征，利用当地宗族头
领在乡村中的特殊地位与号召力，建立

“山族头红树林保护小组”，与当地护林
员一起对分管地段的红树林定期巡查。

2007 年，保护区又成立了山口红树
林保护区乡村保护组。200 多位村民参
与进来，进一步拓宽了公众参与保护的
范围和渠道。

事实证明，这一被国际上称为“山口
模式”的多方参与机制卓有成效。2002
年 3 月，新屋族头沈祖新得知族人密谋
要出动 30 余人准备在夜间砍 10 余亩红
树林，然后用船把红树林运到海上销赃
灭迹，以便占滩造塘养虾。沈祖新立即
向山口保护区管理站举报，并亲自带领
保护区管理人员找到当事人，使这一毁
林计划被扼杀在萌芽中。

更让保护区工作人员倍感欣慰的
是，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已自觉将红树
林保护视作其责任和义务。“为了减少对
红树林中鸟类的干扰、避免红树林遭受
污染，村民们更换了噪声大油污多的游
船，购买了静音低污染游船。在接待游
客的过程中，他们还自觉给游客讲解红
树林的知识，纠正游客有损红树林的不
当行为，当起了保护红树林的宣传员和
管理员。”李武峥笑着说。

生态红利渐释放

“白鹭落枝头，鱼蟹栖根底”。少了
人类胁迫的山口红树林如今恢复了往日

宁静，居住其间的动植物也渐渐多起来。
据统计，山口保护区内现有红树植

物 16种、鸟类 118种、浮游动物 36种、昆
虫 301 种、鱼类 92 种、浮游植物 20 种、
大 型 底 栖 动 物 251 种 、底 栖 硅 藻 128
种。2005 年始，曾列入世界三大濒危动
物红皮书的黑脸琵鹭，更是将其越冬地
落在了山口红树林。

不过，如何将生态效益转为经济效
益成为摆在合浦县面前的一个新命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范航清看来，
用经济手段解决环保问题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更符合
目前的国情。近些年，在不破坏红树林
生态资源的前提下，保护区逐渐将生态
旅游发展成当地的一种替代产业。

在保护区缓冲区内布置观光步道和
浮桥，便于游客亲近红树林；周边村民在
此区域内采取轮作方式从事浅海作业，
或在旅游区经营游船、设摊摆卖土特产
等；生态旅游项目则由参与的红树林居
民投资，并享有开展项目所取得的收益，
保护区管理处收取适当管理费。

在精心呵护下，生态红利正慢慢释
放。目前，红树林生态旅游方兴未艾，已
成为北海市观光旅游的一个知名品牌。

更重要的是，伴随红树林生态旅游
的兴起，当地居民开发的红树林品牌产
品渐渐成为广西沿海的绿色产品标志。

“以饲养鸭子为例，每年每只进入红树林
浅海觅食的鸭子净产出比纯喂养的鸭子
多 110 多元，产蛋期延长一年，以放养
500 只鸭子计，每年可多收入 5500 元。
而且因为红树林的名气，红树林鸭蛋在
广西沿海超市成为热销产品，还卖出了
高价钱。”李武峥告诉记者。

如今，红树林海鸭和海鸭蛋等产品
热销市场，催生了更多的红树林品牌和
商业形态的出现。“现在，红树林矿泉水
市场日渐扩大，红树林蟹酱、红树林蜂
蜜、红树林餐馆等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
的青睐。”李武峥说。

上图：红树林形

态各异的根。

左图：广西山口

保护区工作人员查看

红树林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说起草原，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那句诗意的“风吹草低见牛羊”，早已深
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然而，我们真
的认识草原吗？

我国是草原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
原近 4 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41.7%，仅
次于澳大利亚。与耕地、森林、海洋一
样，草原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也
是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它与森林
共同构成了陆地系统的主体。

“草原也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和牧区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
资料。严格保护、科学利用、合理开发草
原资源，对维护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保
护人类生存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2015 国际草原论坛学术顾问、中
科院院士任继周说。

任继周指出，草地生态系统的核心
就是放牧。“这方面我们走过弯路，广泛
的禁牧实际上是对草原生态系统的割
裂。事实上，适度放牧是人类利用草原、
培育草原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草原承载着地球上最完整的生态
体系，是一个生命共享的舞台。但现
在，这一切正在悄然发生着令人忧心的

改变，我们必须找到草原自然承载力的
平衡点。

“把草原交给世界！”参加 2015 草原
国际论坛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
发出呼吁：以协同创新为手段，系统解决
草原生态保护和文化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让美丽与发
展在草原同行！

“要想实现草地保护与当地经济发
展的互利共赢，必须走一条生态资产资
本化的有效途径。”在环保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看来，草地生态资
产资本化就是以环境、草地资源为依托
进行资本运作，将环境本身作为可利用
的经济资源和发展资本，促进环境资本
的增值。这是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矛盾的一种有益尝试。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各地在草原生
态资产资本化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宝贵
经验——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农业部在青海实
施了三江源可持续草地固碳信用项目，
当地牧民只要保证草地不被破坏、促进
植物生长，就可得到一定经济补助，让

“通过卖空气也能挣钱”成为了现实。

“祁连山下好牧场”的青海省天峻
县，通过草场、牲畜作价入股组建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拓宽了资金渠道，增强
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实现资源综
合利用的基础上，转变了增长方式和经
营方式，促进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赢。

与上述高原地区草原不同，作为典
型荒漠化草原地区的内蒙古达茂旗，近
年来通过坚持不懈的“草原生态革命”，
探索出了荒漠化草原地区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达茂模式”，受到与会专家的
广泛关注。从 2008 年 1 月开始，达茂旗
对牧区 2357 万亩草场实行为期 10 年的
禁牧，涉及牧民 6620 户、2 万人。“但草原
生态问题不是简单的一‘禁’一‘放’可解
决的，需要严格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达
茂旗委书记伏瑞峰介绍说，禁牧不是不
发展牧业生产，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传
统牧业生产方式。

在厘清“禁牧不禁养”思路的基础
上，达茂旗积极引导农牧民发展建设型
畜牧业，先后建成了 5 个示范性现代高
效畜牧业产业园、44 个标准化养殖牧场
基地，发展各类养殖专业合作组织 98

个，让广大牧民实现了“禁牧不离草”。
但禁牧牧民如何持续增收、民族文

化如何保护传承、草原生态恢复后如何
有效利用等新问题随之而来。对此，达
茂旗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突破点，积
极寻求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

“实践证明，达茂旗的选择是正确
的。”北京制源江山旅游规划公司董事长
魏诗华认为，草原生态是一个和谐动态
的平衡，既不能一“禁”了之，也不能一

“放”任之，而草原生态文明的永续发展，
有效途径就是发展文化旅游。

游客为生态旅游付费，一定程度上
就是购买生态系统服务，这是草原生态
资产资本化的体现。高吉喜强调，资本
化虽是生态资产的价值实现，但一定要
避免“过度资本化”的现象，有效而适度
的规模是生态资产资本化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举办草原国际论坛，目
的不是为展示草原的美丽与兴旺，而是
要在那脆弱而顽强的草原生态背景下，
构建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交
流平台，寻找并凝聚起激发草原生态活
力的要素与力量。”国家文化产业规划设
计院执行院长邢晨声说。

“2015国际草原论坛”呼吁，寻找并凝聚激发草原生态活力的要素与力量——

让美丽与发展在草原同行
本报记者 顾 阳

笔者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农村采访时看到，一种光伏发电与

设施农业相结合的绿色能源应用方

式受到欢迎。棚顶发电不仅可以满

足棚下种植的需求，多余的电还可

以并网销售，节约土地、经济环保，

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都很高。

内蒙古是煤炭资源大省，为什

么还要大力推广绿色能源？内蒙古

建筑节能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这

就像农民珍惜粮食，资源是我们赖

以生存的根本，更是不能轻易浪费。

农 村 发 展 绿 色 能 源 ，潜 力 巨

大。像内蒙古一样，越来越多的地

区正在认识到，加快农村用能方式

变革，让更多绿色能源走进农村生

产生活，既有必要，更有空间。比

如，甘肃省去年就通过立法的手段，

鼓励农村推广新能源。

能源问题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

展的瓶颈之一，而农村能源建设是

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

质量的改善。一方面，我国有近 7

亿人口生活在乡村，随着农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农村能源需求快速增

长，结构和种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的以薪柴、煤炭为主的能源保障方式已无法满足农村

生产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地域广阔，农林废弃物和

养殖业垃圾等数量巨大，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源等

很有潜力。

尽管如此，受制于基础设施、观念、成本、服务等因素，

绿色能源在农村的推广难度依然较大，应用程度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解决这一问题，多从农民的角度思考，调动农民

积极性是关键。

要因地制宜。推广新能源，要结合当地的资源条件和

用能习惯，普及经济实用的技术。例如，一些地区日照条件

好，可以利用废弃土地、荒山荒坡、农业大棚、滩涂、鱼塘、湖

泊等建设就地消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一些地区农业废弃

物较多，可以多发展生物质能源。

要示范引领。让农民真正成为新能源生态建设的主

体，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关键在于算好经济账、生态账，让

农民得到实惠。比如，建了沼气池，沼气可以当燃料，直接

减少薪柴和液化气等能源的使用，沼液还可以变成有机肥，

发展“畜-沼-菜”、“畜-沼-果”等循环农业。

要做好服务。推进城镇能源供应设施和服务逐步向农

村延伸，培育农村能源专业化经营服务企业和人才。同时，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让他们掌握新能源的使用和维修方法，

减少排斥心理。培训中还可以将新能源与种养技术结合起

来，帮助农民增收节支。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炊烟袅袅，曾是许多人心

中最富诗意的乡村晚景。如今，炊烟虽然淡去，绿色的新农

村却将让我们留住更多的乡愁。

加快农村绿色能源推广

熊

丽


